
每年清明节，上海虹口消防队都会迎来一位特殊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周晓

山。

1964年，上海光华印绸厂突发大火，年仅 10岁的周晓山差点被火苗吞噬

生命。幸运的是，他被一位消防员所救，这位叫许泽林的消防员却牺牲在了大

火中。从此以后，周晓山便每年清明节都来祭奠这位救命恩人。

而一千公里以外的沧州献县，也有一个人，同样牵挂着烈士许泽林。他就

是张纪岩。

今年 50岁的张纪岩，是献县郭庄镇尹屯中心小学的老师，也是一位文史

爱好者。近几年，他开始关注献县的红色文化，并搜集整理相关史料。一次偶

然的机会，张纪岩在网上

看到了烈士许泽林的故

事，故事里介绍他是献县

人，而翻阅当地史料，对于

这位烈火英雄的记载却语

焉不详。几经周折，张纪

岩终于搜寻到了许泽林的

相关资料，并确定他的家

乡就是献县郭庄镇古里庄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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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死亡
而是永恒的火凤凰

张纪岩也在网上找到了这次
大火的相关报道。

他说，事件发生后，《解放日
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
体纷纷报道了许泽林的事迹。其
中，《文汇报》这样评价许泽林：

“凤凰经过烈火的考验，不是死
亡，而是永恒。消防战士许泽
林，就是这样的火中凤凰。党的
好儿子许泽林，不仅在烈火中表
现了奋不顾身、舍己为公的英雄
本色；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中，也处处表现了党的利益高
于一切的品质。”

那一年的1月19日，《解放日

报》 以“三千勇士战烈火”为
题，作了长篇报道。上海市广播
电台和其他媒体作了连续报道。

“三千勇士战烈火”和许泽林的英
雄事迹广为流传，引起了轰动。

当年的采访中，战友们深情
回忆着许泽林的点滴：“他啊，一
年 365天，天天忙个不停。虽然
身体不好，但却以忘我的精力充
沛地工作着。”大家都记得许泽林
曾说过：“我这样想，一人辛苦，
为了万人安全嘛，自己少睡一
点，有啥关系！”

张纪岩说，1963年冬，有人
以许泽林的事迹创作了诗歌和评

话，并进行了朗诵和公演。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张纪

岩还发现了一位和他一样关注着
许泽林烈士的人——1964年被许
泽林从火场中救出的周晓山。

1964年光华印绸厂大火，年
仅10岁的周晓山在逃跑的人群中
跌倒了。是许泽林，冲过去一把抱
起了他。周晓山说：“把我救出来
后，他又跑回火场去了。我永远都
忘不了那一天，是他保护了我的生
命！”从此以后，每年清明节，周
晓山都要祭奠许泽林烈士。

看着感人肺腑的许泽林烈士
的事迹，张纪岩几度哽咽，同是
献县老乡的他，想要找到这位烈
士的家，去他的家乡看一看。

张纪岩将烈士的资料发给了
同姓许的友人，在友人的帮助

下，确定了许泽林烈士的家乡就
是献县郭庄镇古里庄村。走访
后，村中的老人告诉他，村里已
经没有许泽林的亲属了，许泽林
的后代都在上海，许家的老房也
已经荒废。

村里人还告诉张纪岩，当年
许泽林牺牲后，曾有几位上海来
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寻问打听许
泽林家里的情况，拍了几张照片
后就离开了。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
一角，陈列着许泽林烈士的照片和
事迹。张纪岩打算去看一看。他
说：“许泽林烈士的故事应该被家
乡的人熟知，更应该铭记。”

南皮张永恩两次捐赠家藏文物南皮张永恩两次捐赠家藏文物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冯学忠

不久前，南皮县一中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校友，他此行的目的并非
参观，而是捐赠文物。

捐赠者名叫张永恩，67 岁，
是南皮县东街门诊的大夫。他代表
家人，将母亲生前珍藏多年的一把
手绘折扇和一册老教材捐赠给了南
皮县第一中学。

张永恩捐赠的两件藏品，分别
是清末民初南皮县知名教育人士赵
汝霖赠给高绍庭的一把手绘折扇，
以及清朝末年的一册国文教材。

这把折扇，正面为山水画，有
“仿孟頫翁笔于南皮官产局”的字
样，背面是韩愈的诗作《酬司门卢
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落款是赵
汝霖的盖印。从扇面赠语来看，是
赵汝霖赠给朋友高绍庭的，时间是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夏至。

经过查询，张永恩得知，赵汝
霖字杏村，南皮赵庄人，是清末的
秀才。光绪三十三年 （公元 1907

年）慈恩学堂建成后，赵汝霖任书
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赵
汝霖任南皮劝学所所长。民国十一
年（公元1922年），直隶省长授予
他三等银色嘉祥章，教育厅长颁赠
匾额。赵汝霖还曾参与编校民国版
的《南皮县志》。

那么，高绍庭又是谁呢？
张永恩的母亲叫高连芳，高绍

庭是他的外祖父。
“母亲在世时曾说，姥爷和赵

汝霖是挚交，关系非常好。于是，
赵汝霖给了姥爷这把折扇。他十分
珍惜这份情谊，视扇为宝，临终前
将折扇交给了我母亲，并叮嘱‘此
是传世之宝，宁可饿死，也不可卖
扇’。”张永恩说。

另一件捐赠品是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用
第三册》。据了解，这册教材在光
绪三十年（公元 1904年）十二月
初版。张永恩手中的是宣统元年

（公元1909年）八月四十版，是他
的母亲年少求学时使用过的教材。

张永恩说，母亲高连芳自幼好
学，在北街县立女子高级小学接受
教育，1937年以榜首考入县办女
生师范班。时值抗战爆发，学校停
课。但她一直保存着这册小学教科
书，怀念着求学时光。去世前，高
连芳将珍藏多年的教科书和折扇，
传给了张永恩保存。

后来，张永恩查阅了相关史料
发现，这册国文教科书正是当年慈
恩学堂使用的教材。

慈恩学堂，是晚清名臣、南皮
人张之洞建立的一座新式学堂，坐
落在张之洞原籍双庙村西。据记
载，清光绪三十年 （公元 1904
年），张之洞在北京制定“癸卯学
制”章程完毕后，慈禧太后召见，
赐银 5000两，让其回原籍修建府
第。张之洞用这笔钱，加上自己的
俸银，购置土地，创办了慈恩学

堂。如今的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
就是当年的慈恩学堂。

考虑许久后，张永恩决定把这
两件藏品捐赠给南皮县一中校史
馆。他觉得，这是对文物最好的传
承。

捐赠仪式上，校长徐国发为张
永恩颁发了捐赠证书，对他保护文
物、慷慨捐赠的义举表示衷心感
谢。这些文物历经战火、饥馑、动
乱，近百年，传至张永恩的手中，
实属不易。

其实，这已经不是张永恩第
一次捐赠家藏文物了。他的父亲
张志仁创办了“志仁诊所”，在抗
日战争时期，曾冒着生命危险为
八路军战士治病疗伤、购买急需
药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
献。2019年，张永恩将父亲购买

使用过的医疗仪器捐赠给了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包括一台
罕见的磁疗机、几把手术刀等，
共计24件。

“在20世纪初的南皮县城，这
些东西十分罕见。磁疗机是用来治
疗精神疾病的，但在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代替麻醉剂，减轻病人的痛
苦。父亲曾说过，是在天津高价买
来的。”张永恩说，虽然现在已经
不能用了，但它们都有珍贵的历史
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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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静然

悠悠运河水，从南往北流，来到济南府
德县最北部的一个集镇——桑园。岸边，有
一家老洗澡堂子，拥有200多年的历史，远
近闻名。它位于当铺街，现在的长江西路尽
头，往北 30米的地方。2021年，这里被改
造成西街文化广场。

澡堂子的历史，要从明朝说起。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德州以

北的运河两岸各建了 10个军屯，在此驻军
屯田并落了户，兵源大都来自江西省及附
近。

建屯 28年后，明永乐 2年（公元 1404
年），来自江西省赣州府兴国县的孙姓将
军，时任副千户职务（从五品官），把亲属
接来。他深知有个条件较优越的 20个屯中
心——良店，即现在的桑园镇码头，人员穿
梭，市景热闹，多有船舶停靠，上岸吃饭、
购物、歇息。于是就在此安家落户，并在川
店街西头的运河岸边，买了一块地，寻找生
存的门路。他开办了当铺等买卖，生意兴
隆，发了一笔财。但后来，渐渐衰败，孙家
各家不得不分家过，各自寻找新的生活门
路。其中的一支，了解到全镇及附近竟无一
家洗澡堂，秋后到夏初百姓洗浴难时，于是
就决定建一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家人借运河
水养活了一家人。

孙家人筹备砖瓦灰沙、石料木料等建筑
材料，请能工巧匠精心设计，盖起了8间青
砖灰瓦、通体宽绰的大北房。内有一大一小
两个用青砖白灰砂子垒制的洗澡池，两个震
水池，一口在交河特制的直径 1.3米的平底
大铁锅，架在烧火洞里。

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一个像样
的澡堂子建成了，起名“运河澡堂”。门外
墙上写了一个“堂”字，门西侧有“温热三
池，款式雅座”字样。傍晚，门外就挂上一
盏白灯，灯中心写一红色“堂”字，营业至
半夜休息时再收灯。

澡堂子用煤火把水烧热后，打开边缘开
关，放进低处的水池。这里用的全是运河
水，雇了两名长工，上午和下午都要挑 40
担运河水来，倒在墙外能流入室内的一个蓄
水池，因运河水浑浊，需加白矾沉淀。

据说，用运河水洗澡好，滑爽，比井水
强百倍。过往的船员、当地的乡民都成了这
里的常客，方圆几十里的人也都喜欢来这里
洗澡。价格也便宜，1个铜子 1次。随着时
代的推移，从5分、1角、2角、3角，涨到
最后5角1次。

“运河水热洗一路风尘，乡人情深暖万
里归心”，是澡堂门口的对联。

逢五排十便是桑园大集，妇女洗，其他
日子男人洗。到了秋后，尤其是年前，那真
是高朋满池。正所谓，石池春暖人宜浴，水
阁冬温客更多。小池子水热，供喜欢烫澡的
老年人使用，大池子水温，给中青年人用，
无淋浴。堂内有个规矩：身有贵恙休来洗，
年高酒醉莫入池。

外屋设有休息室、茶座，有人会定时送
来点心和烧饼。还有搓背的、修脚匠，热情
为大家服务。

开澡堂是件很辛苦的事，半夜就得起
床，点火烧水暖屋子。好多人都愿意洗新水
澡，叫“抢先”，早早便来到这里等候。冬
天，有的人凌晨4点就在门口等侯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还是红色联络站，
运河西的游击纵队经常到此。有一次，一个
人来侦察敌情，被伪军发现，全城封锁追捕
他。他急忙跑到澡堂子，澡堂主人把他隐蔽
起来，掩护他。第二天凌晨，又带他渡过河
去。

百年澡堂，爱国情怀。1947年，澡堂
店主让儿子孙秀岗参加了解放军，1978年
孙子孙红旗参了军，2008年重孙孙磊也参
军入伍了。

爱国二字记心间，代代有人把军参。
孙家澡堂还曾有一段荣耀的历史。据

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傍晚路过此地，听说
有家用运河水的澡堂子，便身着微服上岸，
吃完小吃后，又来洗澡，甚是满意。临离开
时，随从才告诉澡堂子主人真相，从此，澡
堂改名为“御龙澡堂”，一叫便是200年。

1958年后，澡堂改叫“桑园镇浴池”。
御龙澡堂经过了清朝、民国、新中国，

200多年的历史，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年老
字号”，也是桑园人记忆最深的一个地方。
曾有五代人经营，晚期的掌柜叫孙荣三，姐
妹兄弟6个，他排行老四。人们都喜欢称他

“孙四爷”。他总是笑哈哈地与人打招呼。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他把澡堂子交给
集体管理。

1974年，他 72岁时，因病去世，御龙
澡堂子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晚辈把这里交给
了西街大队经营。后来，运河水渐渐少了，
并且被污染，有时还干涸。1985年，澡堂
子在经营了249年时，停业了。一晃过去30
多年了，人们还是非常怀念它。如今，澡堂
旧址改造成了文化广场，业余京剧爱好者逢
周二周五下午在此唱京剧，观众达百人之
多。老人们喜欢聚集到这里闲坐、聊天。那
棵历尽沧桑的老枣树，仍守护着这片家园。
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和品位，唤起不灭的
记忆。

孙四爷的女儿，72岁的孙秀芳，64岁
的孙子孙红旗，是他们介绍了这段历史。

张纪岩说，1933
年，许泽林出生在献
县古里庄一个雇农家
庭，父亲给地主当长
工，一家八口衣食拮
据。无奈之下，父亲
只好把两个女儿卖给
了别人。许泽林的哥
哥也被日本侵略者杀
害。他 8岁那年，母
亲在贫病交迫中死
去；12 岁时，父亲
因受冻挨饿，积劳成
疾，也不幸离开了人
世。无依无靠的许泽
林生活无着，只得去
给地主养猪。

1947 年 ， 年 仅
14 岁的许泽林参加
革命，成为献县八区
区政府的一名通讯

员。后来，他随区长到南京。第二
年，区长奉命南下，考虑到许泽林
只有 15 岁，随军南下困难很多，
就征求他的意见：是跟着部队，还
是回家？许泽林心想：离家时，家
里的二姐和小弟相依为命，后来二
姐死了，弟弟还年幼，身体又有
病，不能没有人照顾。最终，他决
定回家。可回家后不久，可怜的弟
弟也病死了。从此，一家人就剩下
了许泽林一个人。

1950年，17岁的许泽林报名
参军，又回到了部队，被分配在
河北省军区保卫部，给部长刘泽
当警卫员。1952年 6月，刘泽调
任河北省公安总队政委，许泽林
也跟随前往。他勤奋老实，积极
肯干，首长很满意。为了培养
他，组织上送他去学习文化。
1954年 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同年底，总队选派许
泽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给部长
陆定一当警卫员。

在陆定一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部里的同志们那夜以继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春风化
雨，深深感染着许泽林。1955年
10月，许泽林奉命到上海公安学
院学习。1959年结业后，到上海
市虹口区消防队工作。

“许泽林干一行，爱一行，
在消防队爱岗敬业。为了更好地
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他对自
己要求非常严格，平时一有时
间，就练习掮、跑、攀的硬功
夫。”张纪岩说，掮扯梯是消防
队员的基本功，这项技术许泽林
虽能熟练操作，但他仍穿着 10多
公斤重的消防服，背上 30多公斤
重的扯梯来回奔跑、操练。别人
练习一遍两遍就收操了，他跑了
三遍五遍也不肯休息。有时肩膀
磨破了，垫上块布，一声不吭，
继续操练。

有一次，市里举办消防队员
作业比赛，许泽林在掮扯梯百米
赛跑中名列前茅，取得佳绩。爱
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以后不要
再这么剧烈运动了，许泽林则
说：“做消防工作，要有好体质，
就必须锻炼。要不，咋爬高灭
火、背物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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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大火
用生命挽救国家财产

1964年1月2日下午4时，上
海市公安局消防处火警电话总机
上的红灯亮了，话筒里传来急促
的报警声音：“虹口区全家庵路五
十一号光华印绸厂起火……”

15秒钟后，虹口消防队的消
防车迅速出动，16辆泵浦车、6
辆专勤车、200多名消防员，在
一路警铃声中，奔向全家庵路
（今临平北路）浓烟升腾处。消防

队到达印绸厂时，只见浓烟滚
滚，火光冲天，厂房的三楼和四
楼已经是一片火海。

张纪岩说，许泽林当时是虹
口消防队的代理班长，他和几位
消防战士来到了火势最猛烈的三
楼北部。

“有资料称，当时许泽林本来
正在休病假，但听到火警铃响，
他毅然赶往了火场。眼看大火吞

噬着国家财产，许泽林焦急万
分，和几位战友迅速冲上了火势
最猛的三楼，接过了水枪。”他
说。

灼热的高温下，许泽林一边
灭火，一边前进。头顶上的四楼
也在燃烧，砖瓦和烧焦的木头不
断掉落在他的身边。在楼梯口指
挥战斗的消防队长大声地提醒他
们：“注意倒塌墙壁！”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
垛墙倒塌了，一根粗大的木梁
沉重地坠落下来，砸在了许泽
林的头部。他一下子倒在了地

上，双手还紧紧地握着水枪，
强大的水流依旧在向着烈火喷
射……

许泽林负伤后，立刻被送
到 医 院 ， 但 终 因 脑 部 受 伤 过
重，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年
仅 31岁。1964年 1月 8日，中共
上海市委批准许泽林同志为革
命烈士。同时，他被上海市公
安局授予“特等功臣”和“五
好民警”的称号。

这位出生献县的烈火英雄，
感动了万千上海市民，他的事迹
也传遍了全国。


